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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研究颇受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专题研究和跨语言

研究两类。前者从动词的类别、语义及语法特征等角度，对藏语(金鹏 1981；益西 1995：仁增旺姆 2012)、西夏

语(史金波 1984；池田巧 2010)、哈尼语(白碧波 1991)、羌语(黄成龙 2000；LaPolla & Huang 2007)、载瓦语(朱艳华

2012)、彝语(普忠良 2014)、尔苏语(张四红、余成林 2017)等语言的存在动词进行梳理分析。

跨语言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存在动词的语义演变，如吴福祥(2010)探讨了东南亚诸多语言中“居住”义语

素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路径，认为藏缅语“居住”义语素的演化路径是“居住义动词＞处所/存在动词＞持续

体标记”。余成林(2018)认为藏缅语存在动词的演变规律为“居住”/“坐”＞“在”＞“有”(表人)。其中涉及到纳

西语，但没有对纳西语“居住”/“坐”和“有(人)”不是同一动词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其演变和语义关系有待进一

步梳理。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存在类动词的跨语言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如余成林(2011)从类型学角度考察

了48种藏缅语的存在类动词，认为它们大多无共同来源，有人称、数、自动和使动的形态差异，但其中纳西语的

情况还有待商榷。黄成龙(2013)探讨了藏缅语存在类动词概念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认为相似性在于同一

个存在动词可以用于处所、存在和领有结构中，并用语义图模型表明不同语言中的语义分布；差异性可归为存

在物的生命度、所处的位置、信息源、存在方式等参项。黄成龙(2014)、孙文访(2015a，2015b)都将系词“是”纳入

研究范围，通过语义图模型建立多种语言中系词、处所义、存在义和领有义之间的语义相关性地图。

一般认为纳西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分为西部方言和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

通行于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和四川部分地区，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云南宁蒗和四川盐源、木里、盐

边等地。纳西语两个方言区的纳西族自称不同，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也有显著差异。纳西语的相关研究

成果较多，但关于存在类动词的描写和研究，目前主要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2009)、
《纳西语简志》(和即仁、姜竹仪 1985)和《纳西语基础语法》(和志武 1987)等论著中有简单介绍。跨语言比较研

究虽屡有提及，但还没有关涉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缺乏具体的梳理和分析，有待深入分析和

探讨。

云南丽江是纳西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域，该区域内使用纳西语西部方言的人口数量较多。本文以丽江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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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纳西语西部方言为研究对象，对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进行描写和分析。语料参考了现有的语言简志和参

考语法，同时部分语料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①。
二、存在类动词分类

目前有关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描写及跨语言的分析，多基于和即仁、姜竹仪(1985)及和志武(1987)对纳西

语存在类动词所作的简要描写。根据和即仁、姜竹仪(1985)及和志武(1987)的描写，认为纳西语主要有四个存

在类动词②，一般是根据指称对象的性质选用不同的存在动词③。
(一)四个存在动词ʥy21、ʥy33、ʣɿ21、ji33
1. ʥy21用于表示人或动物的存在。例如④：

2. ʥy33用于表示事物的存在。例如：

3. ʣɿ21用于表示植物或人体部位等的存在。例如：

4. ji33用于表示液体的存在或整体中内含物的存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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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中的动词表示存在多译为“有”，并不只简单地与汉语对应。关于纳西语存在类动词和处所义

“在”、存在义“有”以及领有义“有”的语义对应见本文第五部分的探讨。

(二)“有”义动词

从语义出发，孙堂茂(2012)、和即仁等(2011)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卷贰)》等都列入了

“有”一词⑤。 表年龄、身高、体重等“达到”某一数值，或“达成某种感觉、样子”之意⑥。例如：

可见 虽然也能对应“有”义，但其基本语义强调逐渐变化的累积和达成，这与上面四个表示存在这一

“状态”的动词有明显差异。此外，王一君(2020：38)把同样能表达“有”的 ta55也列入存在动词，但其核心语义是

“结(果实)；粘、沾染”⑦。从以下例句可以看出，其“有”的意义来自于动作实现后结果的存留，且不能离开一定

的句式。例如：

汉语也将“床上躺着一个人”“墙上挂着帽子”“前面走来一个人”等形式纳入存现句的范围(范方莲 1963；
宋玉柱 1982；李临定 1986；聂文龙 1989)。不同类型的动词进入存现句式后，语义上会与“存在”直接关联。例

(16)-(18)中的动词同样需要进入“场所+存在物+动词”的句式，才能关联为“有”义，否则只能表示“结(果)、沾
(泥)、(云)漂浮”的基本义。例如：

可见 ta55等词语义上虽然与“有”对应，但把它都纳入“存在动词”范围似乎欠妥。但若以“存在句”为视点

进行探讨，也可纳入存在句的范畴。

三、存在动词的语义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并参照其他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特点，纳西语中存在类动词的语义具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

特征。

(一)凸显存在主体的生命度

伯纳德·科姆里(1989)探讨了生命度的概念及其等级序列。生命度是存在类事物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世界

多种语言会通过量词、动词的人称范畴、施受标记、名物化等表现其等级差异。孙文访(2015a)指出，对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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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生命度最有可能被包装成动词的特征，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包装存在意义，都使用一个或两个动

词包装有生和无生事物的存在。纳西语通常把人和动物视为有生事物，把不能移动的植物视为无生事物。

例如：

虽然生命度是考量存在动词选择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是唯一标准。从例(22)可以看出，飞机本身没有生

命，但其“移动性”会反映到说话者的认知中，被视为类似有生事物，故采用ʥy21⑨。这表明在纳西语中，存在物

的生命度深刻影响了说话人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是选择存在类动词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存在方式(不可移动)
与人和动物不同，植物和人体部位无法移动，存在事物与存在地点难以分割是存在事件的突出特征。

ʣɿ21的使用反映出说话人对这种特征的认知。

在丽江古城纳西语中，植物及人体部位“长有”与“居住、坐”发音相同，都为ʣɿ21，但在其他一些仍保留鼻

冠浊阻塞音和浊阻塞音对立的方言中，“居住、坐”用 nʣɿ21表示。nʣɿ21⑩还表示“坐落于”以及“有……的地方”

“有记性”等抽象概念(孙堂茂 2012：419-420)。例如：

两个动词不仅在语音上有趋同性变化，在语义上也具有相似特征，即存在物与存在处所间有着某种难以

分割的紧密关系。阿昌语、基诺语、怒苏语、羌语等也有“居住”“坐”与“有”“在”同形的类似情况(吴福祥 2010；
余成林 2018等)。结合东巴象形文字“居住”“坐”的字形，以及吴福祥(2010)藏缅语“居住”义素“居住义动词

＞处所/存在类动词＞持续体标记”的演化路径，我们或许可以推测，纳西语符合上述“由居住到存在”的演变。

但不同的是，nʣɿ21并未进一步演变为持续体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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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余成林(2018)指出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演变规律为“居住”/“坐”＞“在”＞“有”(人)。但在纳西语中，

ʣɿ21和 nʣɿ21都没有产生“有(人)”的语义。原因可能在于，nʣɿ21在演变中并未凸显存在主体的生命度，而是分

割了“居住”“坐”概念结构中“主体和存在空间的紧密附着关系”这一部分语义，强调难以分离的属性。这与

ʣɿ21所表达的“不可移动的存在”具有高度相似性。在丽江大研镇纳西语西部方言中，也表现为语音的趋同性

变化。这种物理空间的附着关系进一步投射到抽象事物和心理空间后，形成了“有记性”“有依靠”等语义搭

配。移动性较强的人和动物存在则由ʥy21凸显其生命度。

(三)存在处所(存在于容器中，包含式存在)
存在处所以气体、液体等通常存在于某种容器中的物体为典型存在物，表存在处所的 ji33用于表达一种包

含与被包含的存在，而非平面关系的存在。例如：

从例(30)可以看出，此处使用 ji33，突出的是“钱存在于口袋这一容器之内”，即“口袋里装有钱”；若替换为

ʥy33，侧重点会转变为领有，即“(我)没钱”。例(31)中“坏人”虽为有生事物，但此处表达的重点在于“包含”，因

此也不用ʥy21而用 ji33。
与动词 ji33相比，ʥy33语义范围较宽，可表示不具备以上显性特征的、具体或抽象的无生事物的存在，孙堂

茂(2012：526-527)、和即仁等(2011：468-469)还列举了以下搭配：

综上所述，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在描述存在事件时，因表达存在物的生命度、存在的不可移动性、存在的

方式(容器中存在或包含式存在)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存在类动词。这些动词分别凸显了有生与无生、不可移

动和包含与被包含的属性，属于藏缅语较为典型的语义分割模式。

四、存在动词的句法特征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语言存在类动词一般都有人称、数、时、体、态等语法范畴(黄成龙 2000；朱艳华 2012)。
余成林(2011)也指出，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否定形态变化有共性也有差异，有的有屈折性特点，有的有分析性

特点，或二者兼有。纳西语中没有表示时的专有形态标记(王一君 2020：79)，从下述例句可以看出，纳西语在

表达过去、现在和将来等句子中，存在类动词的形态相同。例如：

表1 ʥy33的部分语义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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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动词可以通过搭配ʥi33(经验体)、bɯ33(将行体)、ne21(存续体)、se21(完成体)、the21(静态体)、 (未完

成体)等助词来表明体的变化(和即仁、姜竹仪 1985：84-85：姜竹仪 1993；孙堂茂 2012：13；王一君 2020：81-
101)。表示状态的存在类动词受到语义限制，不能同所有的体助词共现，但可与完成体、未完成体、静态体助

词等共现(13)，表达存在事件实现与否。例如：

纳西语存在类动词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也不区分自动、使动。存在类动词表示存在和处所时，作为只带

一个论元的自动词，没有使动用法，也无祈求、禁止、命令等形式。如果要表示人或动物的意志性存在，会使用

另一个动词 ，即“待在某地”或“站立”。使动意义可以通过添加使役助动词 实现。这一点不同于先行

研究中的其他语言，如羌语的存在类动词可以通过添加词缀表示禁止、祈求等语义(黄成龙 2000)。浪速语、波

拉语、载瓦语等的存在类动词可以通过元音的松紧变化区分自动和使动意义(戴庆厦 2005：52，2007：111-113；
朱艳华 2012)。景颇语(戴庆厦等 2007：111-113)通过添加前缀或声调的变化实现自动和使动的转换。对比例

(38)(39)和(36)(37)可以看出，ʥy21只陈述人的客观存在，而 则与意志相关。例如：

另外，与一般动词相似，存在动词可以与数量词连用。

存在类动词的否定形式构成和动作动词及形容词基本一致，一般通过添加前置否定副词mɣ33来实现。

例如：

从以上可以看出，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更多地体现出分析性特征，除可以搭配部分体助词外，基本没有

时、态、人称、数等变化。

五、纳西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

处所、存在、领有和判断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不同语言采用的编码策略不同。英语用 have表达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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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 be表达存在、处所和判断。汉语用“有”表达存在和领有，用“在”表达处所，用“是”表达判断。与英语

和汉语相比，纳西语的存在类动词是如何区别这四个概念的呢？首先需要考察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

(一)纳西语存在动词的概念结构

从类型学角度对存在动词进行的语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语言中存在、处所、领有三种语义与存在动词在

不同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朱艳华(2012)在分析载瓦语的存在类动词时指出，汉语、壮侗语和苗瑶语存在动词与

领有动词同形而与处所动词不同，而载瓦语及藏缅语其他语言则是存在动词与处所动词同形而与领有动词不

同。存在、处所和领有动词同形的原因在于三者具有共同的底层概念结构，都表示两个客体在空间或心理上

的附着关系，这种差异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以及对空间附着关系的不同切割模式。黄成

龙(2013)指出，许多藏缅语中，同一个存在动词可以通过调整论元的位置，出现在处所结构、存在结构和领有结

构中，来表示处所义、存在义和领有义。并指出有些藏缅语只有 1个存在类动词，通用于处所、存在和领有结

构；大多数藏缅语则有 2-10个不等的存在类动词，绝大多数可以通用于这三种结构：①处所结构：存在物+处
所+存在类动词；②存在结构：处所+存在物+存在类动词；③领有结构：领有者+被领有者+存在类动词。

通过跨语言比较，可以发现在英语、希腊语和部分藏缅语中，处所和存在的概念结构相同而与领有不同；

在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其他部分藏缅语中，处所的概念结构相对独立，而存在和领有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一

致性；在其他更多的藏缅语中，处所、存在和领有具有相同的概念结构。

孙文访(2015b)将纳西语列为领有、存在和处所义概念结构相同的语言之一，但仅以表无生存在的ʥy33为
代表，并未提及其他三个词。对比其他语言，朱艳华(2012)指出载瓦语有 5个存在动词，其中只有 pɔ51一个词兼

有存在、领有和处所的语义，其他 4个存在动词表示处所和存在而不表示领有。张四红、余成林(2017)认为尔

苏语有 4个存在类动词和 1个领有类动词，但它们的语义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兼有三种语义；有的只能表达处

所和存在，但不能表达领有；还有的只能表达存在和领有，不能表达处所；有的只能表达领有。

那么，纳西语的4个存在类动词是否都能进入处所、存在和处所结构呢？我们可通过以下具体实例来分析

其对应关系。

1. ʥy33

2. ʥy21

··69



语言文字学 2024.12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3. ʣɿ21

4. ji33
ji33凸显的是容器和存在物之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受语义限制，多使用“处所+存在物+ji33”的存在结

构。但在具体语境中，ji33也能进入处所结构和领有结构。如例(53)可以理解为，“我爸”是“力气”的载体，也是

领有力气的主体。

由此可以认为，四个存在动词都能进入存在、处所和领有义结构。说明在纳西语中，存在、处所和领有具

有高度近似的概念结构，三者的认知可以统一为“存在物和其存在的时空点或领属者之间的附着关系”。

(二)纳西语中“有”“是”“在”的类型学对应

近年来跨语言的研究多把表示判断的“系词”也纳入存在类动词。黄成龙(2014)指出藏缅语部分语言用同

一个词表示“系词、处所、存在、领有”，部分语言没有系词，说明有的语言中，处所、存在、领有和判断属于同一

概念结构。在其他语言中，判断和处所、存在有相似性但也有区别；在英语等语言中，判断和处所、存在的概

念结构更为相似，与领有不同。跨语言的语义图模型显示出，“系词”和“存在/处所/领有义”之间确实存在某

种关联性。孙文访(2015b)根据“有、是、在”编码处所、存在、领有、判断时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将世界语言

归纳为 6种类型：“有”型语言、“是”型语言、“有在”型语言、“有是”型语言、“是有”型语言以及“有是在”型语

言。以白语为代表的“是”型语言和以锡伯语为代表的“有”型语言中，判断、处所、存在和领有分别由某一系

词或是某一领有义动词编码；而在其他 4种类型的语言中，判断、处所、存在、领有 4种类型意义处于不断分合

或对立关系。

纳西语的wa21是表示判断的系词，意为“是”。例如：

例(54)(55)中的wa21不表示存在，不能用存在动词替代。可见纳西语中，“判断”和“处所、存在、领有”处于

对立关系。总体看来，存在类动词与领有动词、处所动词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间的分合关系存在类型学上的

共性和个性，不同的分合关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认知方式的差异。

六、结语

本文明确了纳西语主要根据存在事件的存在主体、存在方式和存在处所等的差异选择存在动词，这些动

词在语义特征上呈现出互补分布的状态，属于藏缅语比较典型的语义分割模式。在句法特征上，纳西语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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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词更多地体现出分析性特征，没有人称、时、数等的变化，也没有自动、使动的差异。从类型学角度审视，

可以发现纳西语中四个存在动词具有高度近似的概念结构，都可以进入存在、处所和领有义结构。纳西语对

存在、处所及领有的认知可以统一为“存在物和其存在的时空或领属者之间的附着关系”。另外，纳西语用系

词表示判断“是”，用存在动词统一表示“处所、存在、领有”等，属于“有是”型语言。

注释：

①主要于2020年7-8月在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白沙镇等地进行田野调查。

②和即仁、姜竹仪(1985：113)指出该分类为西部方言特征，东部方言只分为表示人、动物、植物和事物存在的ʥy33和表示液体

或内含物存在的 ji33两种。

③由于不同时期、不同资料中对存在类动词的标记方式有较大出入，有的采用音标、有的采用纳西语拼音，有的两者兼用。本

文中单词的标记参照孙堂茂(2012)采用的国际音标，以丽江市大研镇纳西语语音为标准进行标记。引用例句也相应作了标记上

的调整。另外关于词汇的四种声调即高平调(55)、中平调(33)、低降调(31)、低升调(13)，在不同语料中，后两种声调调值常有轻微差

异，如标记为 21和 24。为求准确和统一，本文参照孙堂茂(2012)，将不同资料中的声调统一标注为 55、33、21和 13。为利于辨认，

例句中的存在类动词或相关动词加了下划线。

④例句出处在句末标注。其中(和 1985)指引自和即仁、姜竹仪(1985)，(和 1987)指引自和志武(1987)，(郭 2006)指引自郭大烈、

杨一红(2006)，(孙 2012)指引自孙堂茂(2012)；未加说明的例句来源于作者的田野调查。

⑤此外也都列出了诸如“有害处”“有糊味”“有能力”“有弹性”“有益”“有雨”“有盐味”等不使用存在动词的词条，本文仅围绕

存在动词展开分析。

⑥参照孙堂茂(2012：144)。
⑦参照孙堂茂(2012：83)。
⑧参照孙堂茂(2012：232)。
⑨张四红、余成林(2017：58)也举例说明尔苏语会根据指称对象是否有生命、可移动等特征来选择存在类动词，因而“活猫”和

“死猫”的存在采用不同动词。

⑩经查证，《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第一卷)》(J.F.洛克 2004：142、407)《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李霖灿 2001：49、179)等都标

示了“生长”和“居住、坐”为不同动词。孙堂茂(2012)中也将“生长”义的ʣɿ21与“居住、坐”义的nʣɿ21分别列出。

东巴象形文字中，“居住”的字形是在房屋内写“坐”，二者同音，都为nʣɿ21。
未完成体助词 仅在孙堂茂(2012：260、332)中列出。 在句中常省略第一音节，以 sɿ33的形式出现，但意思不变。

和即仁、姜竹仪(1985：84)，和志武(1987：92)都只列出了ʥi33(经验体)、bɯ33(将行体)、ne21(存续体)、se21(完成体)4个，姜竹仪

(1993)补充了 se33se21(完成貌)，与和即仁、姜竹仪(1985)中的 se21(已行貌)相区别。王一君(2020：81)又增列了 the11(持续体)、se33(完整

体)等，共设8个。

此处指剑川白语的情况。另外笔者也已确认，大理等地白语表示判断的词与存在动词不同。

孙堂茂(201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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